
普希金说：“译者是文明的
驿马。”为中国读者送来世界文
学瑰宝的，是一批默默耕耘、
孜孜以求的翻译家。

作为“契诃夫在中国最好
的代言人”，汝龙曾将契诃夫一
生著述翻译了两遍。汝龙之子
汝企和说，父亲除了翻译完成
契诃夫的所有作品，还翻译了
托尔斯泰的 《复活》、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 《罪与罚》 以及其
他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我父
亲不但把从英语转译的契诃夫
的作品重新译了一遍，后来又
将俄语版本重新翻译了一遍。
他自己要这样做，没有人要
求 他 做 ， 他 觉 得 这 样才能对
得起广大读者。”翻译家余中
先更难忘 1978 年的大学时光，
每到周日他就会从北大来到海
淀老街，看看又新出了哪些

“网格本”。
张福生回忆：“我初到出版

社时，看到绿原先生责编的
《拉奥孔》 一书原样，发现上

面的译文被修改过的地方很
多，有的注释长达半页。”给
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这本 《拉奥
孔》，是美学大家朱光潜翻译
的。“令我惊讶的是，像朱先
生这样的大家，译稿竟也被改
得这样多。”

皓首穷经、苦心孤诣，终
将岁月铸经典。

91 岁高龄的翻译家王智量
看到新版“网格本”难掩激
动：“似曾相识燕归来！”

65 年前，他从北大调入中
科院文学所工作，按时任所长
何其芳要求，开始翻译普希金
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

这 一 翻 就 是 一 辈 子 。 牛
棚、田间、城市，手稿跟着他
颠沛流离；糊墙的报纸、马粪
纸、香烟盒，都留下过他的字
迹。

“看到 《叶甫盖尼·奥涅
金》 这么漂亮地重新出版，我
好像又回到了青春时代。”王智
量说。

皓首穷经铸经典

《巴黎圣母院》《浮士德》《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格列佛游记》……这些影响几代中国人的世界文学经典，将
再次与读者见面。

20世纪50年代，我国启动了“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的编纂工作，朱光潜、冯至、钱钟书、卞之琳、杨宪益、李
健吾、金克木等文学巨擘都曾担任该丛书编委。这一新中国首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书，因其素雅的网格封
面而被称为“网格本”。

一甲子后，新版“网格本”再度亮相。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作家、读者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套凝聚了几
代人心血、饱含着几代人回忆的丛书“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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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本”归来：
文学经典滋养时代精神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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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网

格本’而来。这套书我们从
1956年开始做，一直做到 2001
年，前前后后做了 45 年。”日
前，在新版首发式上，人民文
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开门见
山。

关于网格本的“前世”已
被爱书人铭记，当年时任中宣
部部长的陆定一提出，为了学
习 借 鉴 世 界 文 学 的 优 秀 遗
产 ， 满 足 人 民 的 文 化 需 求 ，
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繁荣
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需要
编选一套外国古典文学名著
丛书。于是，中宣部责成中
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这项
工作，并将出版任务交给了人
民文学出版社。

业界认为，“外国文学名著
丛 书 ” 作 品 之 多 、 质 量 之
精、跨度之大，为中国外国
文 学 出 版 史 之 最 ， 体现了外
国文学研究、翻译和出版的最
高水平。

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张
福生手上保留着一份当年的出
版规划草案。本着“一流的原
著、一流的译本、一流的译
者”原则，丛书几乎囊括了东

西方各民族自古代、中世纪至
近现代思想艺术的杰作，涵盖
了史诗、诗歌、戏剧、小说等
各种体裁，集外国文学精华之
大成。

“它的出现，代表着中华民
族拥抱世界的胸怀和自信，也
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理想主义和
浪漫精神。”张福生说，20世纪
80 年代初，由于图书资源缺
乏，“网格本”在新华书店总是
供不应求，经常是 10万本一次
地印刷，而且总是一到书店就
被一抢而空。“当时由纳训译
的 《一千零一夜》（6 卷） 系
列，我们收到出版部门的同事
转来的印数单，上面写着 50万
套，我们吃了一惊，还以为多
写 了 一 个 零 ， 又 打 电话去核
实，才知道需求量确实就这么
大。”

历经半个多世纪，许多图
书在市场上已难见踪影，甚至
成为收藏对象，稀缺品种更是
一书难求，很多读者更是不时
询问是否有再版。为此，人民
文学出版社决定再度与中国社
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合
作，推出新版“外国文学名著
丛书”。

“网格本”曾经供不应求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
辑肖丽媛介绍，新版的“网
格本”第一辑已出 21种，今
年年内要出到100种。新鲜问
世的“网格本”有四重新：
新选本、新用材、新科技、
新课程。

谈到新选本，肖丽媛介
绍说过去的选本都是由名震
中 外 、 学 贯 中 西 的 大 家 在
选，“本次我们的编委会依然
秉承一流作家、一流作品的
原则去选，也会纳入 20世纪
60年代之后的一些作品。”

谈到新用材，为了给读
者更好的阅读体验，此次新
出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保 留 “ 网 格 本 ” 设 计 的 同
时，提升了工艺，并选用了
烫金工艺，内文也是用了瑞
典进口的轻型纸。

谈 到 新 技 术 ， 肖 丽 媛
说，人文社近年来在图书出
版中积极拥抱科技，比如在
此次新版“网格本”图书中
嵌入AR技术，将名家大师的
文学课藏在书里，让读者享
受高附加值带来的全新阅读
体验。 据新华社

年内要出100种书目

“网格本”是指“外国文
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
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
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
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
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
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封
面设计朴素、大方，有书卷
气。再加上名家名译，基本
代表我国的翻译水平。“网格
本”是书迷们对“外国文学
名著丛书”的简称，也可视
作“昵称”或“爱称”。

这 套 丛 书 最 大 的 特 征
是：在绿色 （多为人文版）
或灰色 （多为上译版） 的底
色上，封面外围饰以一圈精美
的纹饰，内里又是一圈简洁的
单线装饰；封面中间最显眼的
部分，则是双线环饰围起的斜
向交叉网格，网格交点上又缀
以似圆实方的结点（人文版节
点多为方形，上译版多为圆
形）。作者名、书名及丛书名
均匀而醒目地分布于网格之
上。整个封面看似简单，实则
典雅大方，蕴涵着无穷的美
感。这一简称的始创者已不
可考，但一经喊出，便为大
家所公认。

为满足人们需要，人民文
学出版社再度与中国社会科
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合作，以

“网罗经典，格高意远，本色传
承”为出发点，优中选优，推陈
出新，出版新版“外国文学名
著丛书”。 晚综

“网格本”

事实上，除了翻译家，
中国许多 当 代 作 家 都 受 过

“ 网 格 本 ” 的 影 响 和 滋
养 ， 这 套 丛 书 可 以 说 奠 定
了 他 们 的 文 学 审 美 和 终 极
追求。

“60后”著名作家李洱表
示：“某种意义上，我不把这
套书看成外国文学，我把它
看成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我
们血液的一部分。”他特别喜
欢“网格本”中的 《格列佛
游记》，到现在还经常翻看，
他说：“老版‘网格本’的译
者几乎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
全力以赴翻译，做出了一套
非常雅也非常正、有一种宏
大气象的书。这套书应该是

‘西方正典’，因为翻译的质
量 和 书 的 本 身 质 量 相 得 益
彰。”

“70 后”作家阿乙坦言，
“网格本”中的《欧·亨利短
篇小说选》 对于他的创作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把“网
格本”定义为“我们这个民
族的智士为我们这个民族的
子弟所精挑细选的参考书”，
还建议需要外国文学启蒙的
读者，“如果你不想浪费时
间，不想把自己的精力花费
在糟糕的读本上，你就应该
选‘网格本’”。

著名编剧、策划人史航
回忆 了 他 的 好 友 黄 集 伟 当
年 读 《 悲 惨 世 界 》 的 故
事 。 在 那 个 通 讯 极 不 发
达 、 一 个 单 位 只 能 在 传 达
室 共 享 一 部 电 话 的 时 代 ，
刚 刚 读 完 了 《悲 惨 世 界》
的黄集伟费心周折给朋友打
去 一 个 电 话 ， 只 说 了 一 句
话：“沙威把冉·阿让放了，
然后自杀了。”可见“网格
本”为人们的生活都打下了
深深的烙印。

从小爱读书的史航说，
新版“网格本”“其实有点像
让我们这样年纪的人，重新
看到当初第一次打开这个书
的自己”。他还非常认真地表
示 ， 老 版 “ 网 格 本 ” 是 首
印，是伟大的；而新版“网
格本”是神圣的，这才是传
承的道路。

著 名 作 家 王 蒙 、 冯 骥
才、麦家、李兰妮和毛尖等
不 约 而 同 地 回 忆 了 自 己 读

“网格本”的经历，特别提到
了一个观点，即人民文学出
版 社 的 老 “ 网 格 本 ” 等 译
作，本身就是中国文学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外国文学名
著 丛 书 ” 从 一 定 程 度 上 来
说，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人民
的阅读生活。

网格名著深入人心

旧版“网格本”

新版“网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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